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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中国丝绸自古就是制衣原料，而棉花作为新兴制衣原料在明代才得以广泛

普及。至清代，棉花通过广东出口至欧洲。乾隆年间，棉花从原来的出口状态变成依赖从

海外进口。时任云贵总督并通晓广州贸易状况的李侍尧得知缅甸盛产棉花，且通过东印度

公司的贸易船从印度等地把大量棉花进口至广东，故建议禁止从这些地方进口棉花。清政

府为此采取了禁止通过广州从国外进口棉花的措施，但棉花还是会从印度进口，并持续稳

定地占据广州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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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中国从１０世纪左右才开始种植棉花，在此之前制衣原料一直是以丝绸和麻为主，而棉花种植之
前的诸多状况尚未探明。１１世纪以后，棉花作为制衣原料为大众所熟知，这时种植的棉花为多年生
树棉（ＧｏｓｓｙｐｉｕｍａｒｂｏｒｅｔｕｍＬ）。至１２世纪，一年生棉花（ＧｏｓｓｕｐｉｕｍｈｅｒｂａｃｅｕｍＬ），因种植便利得以
迅速普及。①

之前有很多关于中国棉花、棉布生产史的研究成果，如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科学出版社

１９５５年版）等，但这些成果主要关注中国国内棉花和棉布的生产问题，很少有人关注 １８４２年南京条
约签订之前从国外进口棉花的状况。本文主要通过清朝官员的奏折来看乾隆时期从国外进口棉花

的状况以及所采取的禁止进口措施。

日本明治时期，由驻中国的领事上野专一整理的《支那贸易物产字典》中记载：紫花布，即南京木

棉，在中国关税项中称作“各色土布”。它的外文名称为“Ｎａｎｋｅｅｎ”，这是因为这种木棉布最初的生产
地是在南京，故以其产地命名。不论是出身高贵的人，还是普通的劳动者，当时中国人的内衣全部用

棉布做成，所以土布的需求量很大；或染成蓝色，用于外衣。而以江苏省产的紫花布最为上乘。②这种

棉布在海外也广为人知。然而，作为棉花生产和棉布制造大国，中国还要通过广东贸易从印度进口

棉花。③乾隆年间，本应把中国产的棉布出口至世界各地，却变成了从海外进口，这让当时的官员大为

苦恼。

二、中国棉花生产的发展

关于中国棉布的普及情况，明代丘?在《大学衍义补》卷２２《贡赋之常》中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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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自古中国所以为衣者，丝、麻、葛、褐四者而已。汉、唐之世，远夷虽以木绵入贡，中国未有

其种，民未以为服，官未以为调。宋、元之间，始传其种入中国，关、陕、闽、广首得其利。盖此物

出外夷，闽、广海通舶商，关、陕
"

接西域故也。然是时犹未以为征赋，故宋元史食货志皆不载。

至我朝（笔者注：明朝），其种乃遍布于天下，地无南北，皆宜之。人无贫富，皆赖之。其利视丝

粆，盖百倍焉。①

中国古代的衣料主要有丝、麻、葛、褐四种。“丝”为生丝，从蚕茧中提取纤维丝，把丝织成布。

“麻”指的是从大麻、苎麻、黄麻、亚麻中提取纤维制成麻布。“葛”指的是用豆科的多年生草蔓纤维织

成的葛布。“褐”一般称作粗布。汉代及唐代人一般用以上四种衣料做成衣服。至宋、元两代，从海

外经陆路把棉花种子运往西北的甘肃、陕西，通过船舶经水路运往福建、广东等地，棉花才开始播种、

种植，而用其制造的棉布得以迅速普及。至明代，棉花种植更为普及。

清代赵翼《陔余丛考》卷３０《木棉布行于宋末元初》中记录：“黄道婆自崖州来，教以纺织，人遂大
获其利。”②可见江南棉花栽培的普及与黄道婆自海南岛来到江南有直接关系。元代陶宗仪《南村辍

耕录》卷２４中关于黄道婆的记载亦说明棉布的纺织技术已流传至松江府的乌泥泾：
闽广多种木绵，纺绩为布，名曰吉贝。松江府东去五十里许，曰乌泥泾，其地土田硗瘠，民食

不给。因谋树艺，以资生业，遂觅种于彼。初无踏车椎弓之制，率用手剖去子，线弦竹弧置案间，

振棹成剂，厥功甚艰。国初时，有一妪，名黄道婆者，自崖州来，乃教以做造捍弹纺织之具。至于

错纱配色，综线挈花，各有其法，以故织成被褥带，其上折枝团凤棋局字样，粲然若写。人既受

教，竞相作为。转货他郡，家计就殷。未几，妪卒，莫不感恩洒泣而共葬之，又为立祠，岁时享之。

越三十年，祠毁，乡人赵愚轩重立，今祠复毁，无人为之创建。道婆之名，日渐泯灭无闻矣。③

明代谈迁《枣林杂俎·智集》中有关于棉布的记载：

成化间，松江人以布饷贵，近流闻禁庭，下府司织造赭黄、大红、真紫等色，龙、凤、斗牛、麒麟

等纹，胥隶并缘为奸，一匹有费白金百两者。孝宗在东宫深知其弊，即位首罢之。尝阅内帑，见

之曰：此布一匹，文绮十匹价也。终身不一御，自是遂绝。松江细布输京十二万三千八百六十匹

有奇：华亭六万五千一百匹有奇，上海四万二百七十匹有奇，青浦二万三千四十匹有奇，万历初

加八千匹。④

成化年间（１４６４—１４８７）明朝廷流行棉布，一匹价格约白金百两，孝宗为皇太子时就深知成化年
间“以布饷贵”之弊害，即位后遂罢黜其害。１６世纪后半期，从松江府运往北京的棉布有 １２万余匹。
其中，华亭６５万余匹、上海４万余匹、青浦２３万余匹，江南成为棉布的主要产地。

清初叶梦珠《阅世编》卷７中记录了上海地区棉布的生产状况：“吾邑地产木棉，行于浙西诸郡，
纺绩成布，衣被天下。而民间赋税、公私之费亦赖以济。故种植之广，与粳稻等。”⑤叶梦珠的故乡在

上海近郊地区，盛产木棉，木棉的栽培甚至与水稻种植一样普遍。因此，此地生产的棉布及当地固有

高级产品被纷纷运至各地。

棉花布吾邑所产，已有三等。而松城之飞花、尤墩、眉织不与焉。上阔尖细者曰标布，出于

三林塘者为最精，周浦次之，邑城为下。俱走秦、晋、京边诸路，每匹约值银一钱五、六分，最精不

过一钱七、八分至二钱而止。……其较标布稍狭而长者曰中机，走湖广、江西、两广诸路，价与标

布。前朝标布盛行，富商巨贾操重资而来市者，白银动以数万计，多或数十万两，少亦以万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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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故牙行奉布商如王侯，而争布商如对垒，牙行非藉势要之家不能立也。①

上海近郊生产的棉布有三种，尤其以称作“标布”的棉布质量最好，主要销往陕西、山西、北京周

边等地。之后盛行的是比“标布”稍细长的“中机”，流行至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广西等地。在牙行

当中，甚至出现了争抢布商以蓄财者。

关于江南制造棉布的状况，钱泳《履园丛话》载：“余族人有名者，住居无锡城北门外，以数百

金开棉花庄，换布以为生理。邻居有女子，年可十三、四，娇艳绝人，常以布来换棉花，常多与之，

并无他志也。”②十年后，钱因破产流浪至北京，救助他的正是之前去棉庄换棉花的小姑娘，那时

她已经嫁入大户人家。钱泳记录的是乾隆初年的事，其时，棉布正是江南家庭妇女经常使用的布

料。

当时的地方志中也常见类似记录。崇祯《松江府志》卷 ７《风俗》载：“纺织不止，乡落虽城中亦
然。里媪晨抱绵纱入市，易木棉花以归。机杼轧轧，有通宵不寐者。”可见从明末崇祯年开始，松江府

以及城内盛行用棉布织成的床单。嘉庆《松江府志》卷５《风俗》载：“我松江风俗……至于乡村纺织，
尤尚精敏，农暇之时，所出布匹，日以万计，以织助耕，红女有力焉。”③松江府乡村盛行纺织，农闲时期

更盛，纺织主力主要为青年女子。

苏州李煦在康熙三十四年（１６９５）九月的奏折中提到：“查今年四月内，奉户部行文，着令织造衙
门采办青蓝布三十万匹，遵照定价，已经如数办足，解交户部外。但此项布匹出上海一县，民间于秋

成人之后，家家纺织，赖此营生。上完国课，下养老幼。”④户部所收青蓝布 ３０万匹皆出自上海县人
家，他们以纺织维持生计，不仅把织品上缴政府，还用此来养活一家老小。

不仅是棉布制造，加工业也在不断发展壮大。雍正元年（１７２３）四月五日，苏州织造胡凤在奏
折中提到：“有染坊，踹布工匠，俱系江宁、太平、宁国人民在苏，俱无家室，总计约二万人。”⑤显然，苏

州也出现了染色的染坊、踹布工匠这种专业的工房和从业人员。这些从业人员都来自南京和安徽省

太平府、宁国府等地，总计二万余人。雍正八年七月二十五日，浙江总督管江宁巡抚李卫等人在奏折

中也记录了踹布工匠设立踹坊事宜：

细查苏州阊门外一带，充包头者共有三百四十余人，设立踹坊四百五十余处。每坊容匠各

数十人不等。查其踹石已有一万九百余块，人数称是实……查苏城地方人众业杂者，莫如胥阊

二门外，起自虎邱前后山塘南北濠，枫桥西园一带，为长、吴、元三县，犬牙相错之处，不但踹匠万

余人，咸聚于此，而各省商贾帆樯鳞集。⑥

苏州阊门外有踹坊４５０余所，各坊工匠数十人，踹石约 １０９００块，专业踹匠近 １万人以上，可见当时
棉布加工业之繁盛程度。⑦

中国所产棉布通过广州出口海外。⑧ 负责东印度公司贸易品的威廉·米尔布（ＷｉｌｌｉａｍＭｉｌｂｕｒｎ）
记载：“中国出口至欧洲的南京棉布有宽幅和窄幅两种。东印度公司一般把宽幅的棉布称为 Ｎａｋｅｅｎ，
这种布料最适合家庭消费，布料越精细越珍贵；窄幅的价格相对比较便宜。法国从中国进口大量的

·１０１·

乾隆年间棉花进口危机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叶梦珠：《阅世编》卷７《食货五》，第１５７页。
钱泳：《履园丛话》，中华书局１９７９年版，第６２３页。
《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府县志辑》第１册，上海书店１９９１年版，第１５３页。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李煦奏折》，中华书局１９７６年版，第６页。
台北故宫博物院编：《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１辑，台北故宫博物院１９７７年版，第１６３页。
台北故宫博物院编：《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１６辑，台北故宫博物院１９７９年版，第７４８页。
关于苏州踹布业的详细情况和踹布业历史的研究，参见寺田隆信 『山西商人の研究』东洋史研究会，１９７２年 １１月，３３７—

４１０页；横山英 『中国近代化の
67

构造』亚纪书房，１９７２年３月，６１—１４３页。
关于清代广州海外贸易的研究成果很多，在范岱客著，江滢河、黄超译《广州贸易：中国沿海的生活与事业（１７００—１８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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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棉布加以使用。”①

马士（ＨＢＭｏｒｓｅ）介绍了通过广州出口“南京棉”的状况。哈里斯号在巴达维亚（印尼首都雅
加达的旧称）得知诺曼顿号于 １７３６年在宁波的航行经历之后，便改变目的地，开往广州。最终装载
了２７４０担茶叶、７７５０匹丝绸和９３７０匹南京布运往伦敦。② 哈里森号运往伦敦的南京布是诺曼顿
号在宁波所购入，所以南京布很有可能是江南产的棉布。１７３６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从广东商行———
资元行（ＹｏｕｎｇＫｈｉｑｕａ）③处购入了茶叶、瓷器、棉布以及金等总计 ５０３４８两。１７３９年，东印度公司的
船只沃波尔号与霍顿号在运往伦敦的货物清单里有“棉布５１３匹”，产地不明。④ １７４０年则由温彻斯
特号和埃梅莉亚公主号两船购入“南京布４０００匹”。⑤ 在１７４１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港脚船、法国、德
国、瑞典、丹麦在广州的交易额中，只有东印度公司购入了１５６９９匹棉布。⑥

在１７５０—１７５１年间，同样只有东印度公司在广州购入了５７４０匹棉布。⑦ 从１７８１年马士的记录
中也可得知英国东印度公司每年购入２００００匹的棉布运往伦敦。以现在的计量单位而言：每件棉布
长约５５米、宽约３４３厘米，单价０４两。⑧ 表１整理了１７９２年广州出口欧美的棉布数量及贸易额
占比。

表 １ １７９２年广州出口欧美的棉布数量及其贸易额占比

国别（船只数）
数量

（件）

贸易额

（两）

占广州出口各国棉布

贸易总额比例（％）

占各国进口贸易

总额比例（％）

英国东印度公司（２０） ６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 １３３ ０７

英国港脚船（２０） ５０００ ２７５０ １２ ０３

法国船（２） ２２８０００ １１４０００ ５０７ ３１５

瑞典船（１） ３５０００ １７５００ ７８ ６３

丹麦船（１） ４３０００ ２１０００ ９３ ９２

荷兰船（４） ４７０００ ２３５００ １０５ ４４

美国船（４） ２７４００ １３７００ ６１ ４３

热那亚船（１） ５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１１ ２９

合计 ２２４９５０ １００ ３０

　　资料来源：ＨＢＭｏｒｓｅ，Ｔｈｅ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ｓｏｆＥａｓｔＩｎｄｉａＣｏｍｐａｎｙＴｒａｄｉｎｇｔｏＣｈｉｎａ，１６３５－１８３４，ＶｏｌⅡ，ｐｐ２０３－２０４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

（１６３５—１８３４年）》第 １、２卷，第 ５２０—５２３页。

从表１可看出，法国是从广州出口中国棉布最多的国家，棉布贸易额占法国进口贸易总额的
３１５％。之所以如此大量地进口棉布，是因为法国大革命之后，长裤成为市民阶层的新式服装，故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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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ＷｉｌｌｉａｍＭｉｌｂｕｒｎ，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Ａ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ＰｌａｃｅｓｉｎｔｈｅＥａｓｔＩｎｄｉｅｓ，Ｃｈｉｎａ，ａｎｄ
Ｊａｐａｎ，Ｌｏｎｄｏｎ：Ｂｌａｃｋ，Ｐａｒｒｙ＆Ｃｏ１８１３，ｐ５１４

ＨＢＭｏｒｓｅ，Ｔｈｅ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ｓｏｆＥａｓｔＩｎｄｉａＣｏｍｐａｎｙＴｒａｄｉｎｇｔｏＣｈｉｎａ１６３５－１８３４，ＶｏｌＩ，Ｅｎｇｌａｎｄ：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２６，
ｐ２５７马士著，中国海关史研究中心组译，区宗华译，林树鳪校：《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１６３５—１８３４年）》第 １、２卷，中山大学
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２５５页。

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广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２５６—２５７页。
ＨＢＭｏｒｓｅ，Ｔｈｅ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ｓｏｆＥａｓｔＩｎｄｉａＣｏｍｐａｎｙＴｒａｄｉｎｇｔｏＣｈｉｎａ１６３５－１８３４，ＶｏｌＩ，ｐ２７１马士：《东印度公司

8

华贸易编

年史（１６３５—１８３４年）》第１、２卷，第２７２页。
ＨＢＭｏｒｓｅ，Ｔｈｅ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ｓｏｆＥａｓｔＩｎｄｉａＣｏｍｐａｎｙＴｒａｄｉｎｇｔｏＣｈｉｎａ１６３５－１８３４，ＶｏｌＩ，ｐｐ２７４－２７５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

贸易编年史（１６３５—１８３４年）》第１、２卷，第２７５页。
ＨＢＭｏｒｓｅ，Ｔｈｅ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ｓｏｆＥａｓｔＩｎｄｉａＣｏｍｐａｎｙＴｒａｄｉｎｇｔｏＣｈｉｎａ１６３５－１８３４，ＶｏｌＩ，ｐ２８２马士：《东印度公司

8

华贸易编

年史（１６３５—１８３４年）》第１、２卷，第２８３页。
ＨＢＭｏｒｓｅ，Ｔｈｅ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ｓｏｆＥａｓｔＩｎｄｉａＣｏｍｐａｎｙＴｒａｄｉｎｇｔｏＣｈｉｎａ１６３５－１８３４，ＶｏｌＩ，ｐ２５５－２９２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

贸易编年史（１６３５—１８３４年）》第１、２卷，第２５３—２９６页。
ＨＢＭｏｒｓｅ，Ｔｈｅ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ｓｏｆＥａｓｔＩｎｄｉａＣｏｍｐａｎｙＴｒａｄｉｎｇｔｏＣｈｉｎａ１６３５－１８３４，ＶｏｌＩＩ，ｐ２５７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

年史（１６３５—１８３４年）》第１、２卷，第５７１页。



大量购求棉布。其次是东印度公司，其棉布出口额占广州出口各国棉布贸易总额 １３３％，但只占英
国进口贸易总额的０７％。

清朝末期，以上海为中心，棉布生产大为盛行。王韬《瀛鉌杂志》卷２记载：
沪土性宜木棉。若植禾稻，收成较歉，故播种者因地以制宜。郊原高旷，川泽沃衍，有潮汐

之利以资灌溉，事半而功倍。惟八月风涛浸啮，亦能为害。相传木棉一种，黄妪得自崖州，从海

舶携归，始教之艺。被其德者数百年，可谓远且溥矣。宜邑民之报赛无虚日也！……沪人生计

在木棉，贩输远及数省，今则且至泰西各国矣。在沪业农者，罕见种稻。自散种以及成布，男播

女织，其辛勤倍于禾稼，而利亦赢。乡人称木棉统谓之花。木棉有核，如梧子，较大。每年登场

后，取棉花之衣厚核重者藏之。至明岁春间，轧取花核，四月便宜锄地种花。①

上海近郊的农村因土壤适合，棉花种植盛行。由棉花制造出的棉布不仅销往中国国内，还被出

口至国外。江南的木棉布也叫“土布”，②通过清代沿海贸易输送至沿海各地。然而，作为世界上最

大的棉花生产地，且生产最先进的棉布，清代中国此时却从国外进口棉花，成为政府头疼的大问题。

三、乾隆年间依靠东印度公司进口外国棉花

乾隆四十二年（１７７７），大学士管云贵总督李侍尧最先提出海外进口棉花的问题。他在“筹制缅
甸机宜疏”中提到：

伏查缅甸，自乾隆三十四年大兵围老官屯，懵驳势穷力蹙，情愿纳贡还人，吁请罢兵……臣

留心察访缅地物产，棉花最多，次则碧霞玺、翡翠玉，其仰给于内地者，不过绸缎贡丝铁针之类。

近年以来，彼处玉石等物，云南、广东二省售卖颇多，皆由内地每差土人摆夷出关探侦盘查，兵役

因见官差要务，于随身行李
#

检未严，夹带私走势所不免。究之侦探者，止在野人地界，摭拾无

稽，不但不能得彼真情，转将内地信息从而泄漏。至于棉花一项，臣在粤省时，见近年外洋港脚

船只进口，全载棉花，迨至出口回帆，又买带些须白糖白矾，船多税少，颇累行商。臣与监督
$

魁

严行饬谕，嗣后倘再混装棉花入口，不许交易，定将原船押逐在案。外洋海道各国皆通，臣初不

知缅地多产棉花，今到滇后，闻缅匪之
%

共、羊翁等处，为洋船收泊交易之所，以臣在粤所见核

之，在滇所闻缅地棉花，悉从海道带运，似滇省闭关禁市，有名无实，究不足以制缅匪之命。③

乾隆三十四年以来，与缅甸接壤的云南频繁发生国境纷争，却迟迟找不到解决纷争的方法。缅

甸是棉花生产大国，并盛产碧霞玺、翡翠玉等玉石。因这些玉石产量少、价格高，很方便在离缅甸较

近的云南、广东等地进行交易。乾隆中期也有很多中国人赴缅甸边境进行交易，边境检查也不那么

严格。

以上记录的是李侍尧在广东任职期间的事情。李侍尧，字钦斋，汉军镶黄旗出身。④ 最初于乾隆

二十年十一月任广州将军；二十四年正月就任总督；⑤二十六年任两广总督；二十九年到三十年六月

第二次就任两广总督；三十二年三月到四十二年正月第三次就任两广总督；四十二年正月至四十五

年二月任云贵总督。⑥ 从就任经历可以看出，乾隆二十年到四十二年李侍尧一直在广州一带就职，十

分精通广州的对外贸易。事实上，乾隆二十四年，李侍尧即针对外国商人在广州的滞留期限、禁止广

东商人与外国商人之间的资金借贷等问题提出建议，“奏广东各国商舶所集，请饬销货后依期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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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２３—２４页。
田中正俊 『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序说』１７７—１８９页。关于江南土布在东北的流通，参照松浦章 『清代上海沙船航运业史の

研究』关西大学出版部，２００４年１１月，２０７—２１７页。
《皇清奏议》卷６２，民国二十五年（１９３６）影印本，第１１页正面和背面。
《清史稿》卷３２３《李侍尧传》，中华书局１９７７年版，第１０８１７页。
钱实甫编：《清代职官年表》第３册，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版，第２２８６—２２９０页。
钱实甫编：《清代职官年表》第２册，第１４１６—１４２９页。



不得住冬，商馆毋许私行交易，毋许贷与内地行商资本，毋许雇内地厮役。”乾隆二十五年，针对外国

商人贸易经费正常化问题，他又提出：“粤海关各国商舶出入，例于正税船钞外有各种规礼，应请删除

名色，并为归公银若干。各口仆役饭食，舟车诸费于此核销。并下部议行。”①之所以提出这些建议，

是因为李侍尧觉察出当时来广州的“外洋港脚船”在广州交易的货物几乎都是棉花，而归航时只带走

税额相对较低的白糖和白矾，广州基本无贸易利益所得。这种状况对于广东商人来说是不利的。

《清高宗实录》卷１０３１“乾隆四十二年四月戊午条”记载了李侍尧何时提出这些建议：
谕军机大臣等，李侍尧奏筹办缅甸边务情形，所虑亦是。已于折内批示。据称，缅匪屡以诡

词欺诳，藉此窥我动静。其反复已非一次，甚为可恶。查从前定议闭关禁市，绝其资生之路，原

属制缅要策。现在该酋来禀，亦吁恳开关。使生计果真窘迫，自当力图完局。因何屡有变更。

兹悉心体访，缅地物产，棉花颇多。次则碧霞 、翡翠玉。近年以来，彼处玉石等物，云南、广东二

省售卖颇多。皆由内地每差土人摆夷出关侦探。兵役因见官差要务，于随身行李搜检未严，夹

带势所不免。究之所侦探者，止在野人地界，摭拾无稽。不但不能得彼真情，转将内地信息从而

泄漏。至棉花一项，臣在粤省时，见近年外洋脚船进口，全载棉花，颇为行商之累。因与监督德

魁严行饬禁，嗣后倘再混装棉花入口，不许交易。定将原船押逐。初不知缅地多产棉花，今到滇

后，闻缅匪之晏共、羊翁等处为洋船收泊交易之所，是缅地棉花。悉从海道带运，似滇省闭关禁

市，有名无实等语……所陈悉中缅匪情弊，着传谕杨景素，会同李质颖、德魁于海口严行查禁。

如有装载棉花船只，概不许其进口。务当实力奉行，勿以空言塞责。仍不时留心访察，如有胥役

等受贿私放者，立即重治其罪。②

因上面记录中引用了李侍尧的“筹办缅甸边务情形”和“筹制缅甸机宜疏”，可知这是李侍尧

在乾隆四十二年四月二十三日的奏折，且上谕曰：“乾隆四十二年四月二十三日奉上谕，李侍尧奏

筹办缅甸边务情形一折，所虑亦是，已于折内批示。据称缅匪屡以诡词欺诳，藉此窥我动静，其反

复已非一次，甚为可恶。查从前定议闭关禁市，绝其资生之路，原属制缅要策，现在该酋来禀亦吁

恳开关，使生计果真窘迫，自当力图完局。因何屡有变更。兹悉心体访，缅地物产，棉花颇多。次

则碧霞玺、翡翠玉。”③可见，前面记事中引用的基本是李侍尧的上奏内容。关于这个上谕，还有如下

记载：

乾隆四十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奉上谕，昨据李侍尧奏折在粤省时，见近年外洋脚船进口，全

载棉花，颇为行商之累。因与监督德魁严行饬禁，嗣后倘再混装棉花入口，不许交易，定将原

船押逐。初不知缅地多产棉花，今到滇后，闻缅地土产棉花最多。而缅匪之晏共、羊翁等处，

尤为洋船收泊交易之所。是缅地棉花，悉从海道带运，似滇省闭关禁市，有名无实等语。所

奏甚是，业经传谕杨景素，会同李质颖、
$

魁于海口严行查禁矣。外洋海面处处皆通，因粤省

各口查禁，复往他省混行入口，亦未可定。况内地处处出产棉花，供用极为宽裕，何藉取给外

洋与之交易，致滋弊混。着传谕凡有海口之将军、督、抚，设法严行查禁，如有装载棉花船只，

概不许其进口，务令实力奉行，勿以空言塞责，仍不时留心访察，或有胥役等受贿私放者，立

即重治其罪。仍将如何设法查禁之处具折覆奏，将此遇各该将军督抚奏事之便，传谕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④

这些内容亦被引用在《清高宗实录》卷１０３１“乾隆四十二年四月庚申条”中。⑤ 李侍尧在广东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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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地方官员时，发现从海外来的“外洋脚船”（即外洋港脚船）都装载棉花到广东进行交易。当时粤海

关总督德魁与李侍尧严禁此行为，如果发现棉花被混装在其他货物中，就直接下令此船舶返航。就

任云南以后，李侍尧才知道缅甸是棉花的最大生产地，且“晏共①、羊翁等处”是外国船只的交易地，

而缅甸棉花都是通过海上航路运输至广东的。

《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３８辑的“大学士仍管云贵”中记录了李侍尧的奏折，这条奏折是以“跪
奏，为缅甸边务未结、敬陈一得之愚，仰祈圣裁事，窃臣荷蒙恩，命调任云贵总督……”开始的：

兹臣留心体访缅地物产，棉花最多，次则碧霞玺、翡翠玉，其仰给于内地者，不过绸缎黄丝铁

针之类。近年以来，彼处玉石等物云南、广东二省，售卖颇多多，皆由内地
&

差土人摆夷。出关

探侦、盘查兵役因见官差要务于随身行李，
#

检未严，夹带私走，势所不免。究之侦探者，止在野

人地界，摭拾无稽，不但不能得彼真情，转将内地信息，从而泄漏。至棉花一项，臣在
'

省时，见

近年外洋港脚船只进口，全载棉花，迨至出口回帆，又止买带些白糖、白矾，船多税少，颇累行商。

经臣与监督德魁、严行饬谕。嗣后倘再混装棉花入口，不许交易。定将原船押逐在案。外洋海

道各国皆通，臣初不知缅地多产棉花，今到滇后，闻缅匪之晏共、羊翁等处为洋船收泊交易之所。

所以臣在粤所见征诸在滇所闻，是缅地棉花，悉从海道带运，否则粤东近年何独骤多，似滇省闭

关禁市，有名无实，究不足以制缅匪之命，且递年镇将大员带兵数千驻守，非惟不成，事体而此局

一日不究，一日上烦睿虑……②

该奏折的日期是乾隆四十二年四月九日，如此可知李侍尧上呈奏折提出问题的时间。而乾隆皇

帝下诏书是在四十二年五月二十七日。③ 从呈请奏折到皇帝下诏书共经历了４８天，参照当时云南昆
明到北京的时间，已算是很快了。④

李侍尧的奏折指出了当时通过广州进口棉花的问题。根据马士记载，东印度公司船只里士满号

（Ｒｉｃｈｍｏｎｄ）于１７３５年把６０５件单价为８５两（中国价格，以下均同）、总价为 ５１４３两的棉花运送至
广东；⑤霍顿号于１７３９年从孟买把２５０包棉花运往广州；⑥昂斯洛号（Ｏｎｓｌｏｗ）于１７４２年带来了 ８７０件
单价为６２０两、总价为５３９４两的棉花；⑦荷兰船只于１７５０年带来了９７６８件棉花。⑧ 至１７７７年，贸
易状况发生变化。乾隆帝从云贵总督处得知外国产棉花已被带入中国，所以下令禁止欧洲人把棉花

输入中国。⑨ 《粤海关志》卷１８《禁令二·棉花之禁》记载：
乾隆四十二年四月圣谕：李侍尧奏，前在粤省时见近年外洋脚船进口，全载棉花。颇为行商

之累，因与监督德魁严行饬禁，嗣后倘再混装棉花入口，不许交易，定将原船押逐。初不知缅地

多产棉花，今到滇后，闻缅匪之晏共、羊翁等处为洋船收泊交易之所。是缅地棉花，悉从海道带

运，似滇省闭关禁市，有名无实等语。所陈悉中缅匪情弊，着传谕杨景素会同李质颖、德魁于海

·５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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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晏共，即现在的仰光。参见余定邦、黄重言编《中国古籍中有关缅甸资料汇编》（中），中华书局２００２年版，第６４９页。
台北故宫博物院编：《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３８辑，台北故宫博物院１９８５年版，第３０９页。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上谕档》第８册，第６５８页。
松浦章 「清朝皇帝康

9

帝の讣报と东アヅア世界」『或问』第１６号，２００９年７月，５（１—１８）页。康熙皇帝的讣报从北京到
昆明需要３２日。

ＨＢＭｏｒｓｅ，Ｔｈｅ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ｓｏｆＥａｓｔＩｎｄｉａＣｏｍｐａｎｙＴｒａｄｉｎｇｔｏＣｈｉｎａ１６３５－１８３４，ＶｏｌＩ，ｐ２３８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
年史（１６３５—１８３４年）》第１、２卷，第２３７页。

ＨＢＭｏｒｓｅ，Ｔｈｅ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ｓｏｆＥａｓｔＩｎｄｉａＣｏｍｐａｎｙＴｒａｄｉｎｇｔｏＣｈｉｎａ１６３５－１８３４，ＶｏｌＩ，ｐ２６５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
年史（１６３５—１８３４年）》第１、２卷，第２６５页。

ＨＢＭｏｒｓｅ，Ｔｈｅ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ｓｏｆＥａｓｔＩｎｄｉａＣｏｍｐａｎｙＴｒａｄｉｎｇｔｏＣｈｉｎａ１６３５－１８３４，ＶｏｌＩ，ｐ２８３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
年史（１６３５—１８３４年）》第１、２卷，第２８４页。

ＨＢＭｏｒｓｅ，Ｔｈｅ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ｓｏｆＥａｓｔＩｎｄｉａＣｏｍｐａｎｙＴｒａｄｉｎｇｔｏＣｈｉｎａ１６３５－１８３４，ＶｏｌＩ，ｐ２９２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
年史（１６３５—１８３４年）》第１、２卷，第２９６页。

ＨＢＭｏｒｓｅ，Ｔｈｅ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ｓｏｆＥａｓｔＩｎｄｉａＣｏｍｐａｎｙＴｒａｄｉｎｇｔｏＣｈｉｎａ１６３５－１８３４，ＶｏｌＩＩ，ｐｐ２４－２５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
易编年史（１６３５—１８３４年）》第１、２卷，第３４６—３４７页。



口严行查禁，如有装载棉花船只，概不许其进口。务当实力奉行，勿以空言塞责，仍不时留心访

察，如有胥役等受贿私放者，立即重治其罪。①

然而，为了继续开展广州贸易，东印度公司还是照常运行他们的船只，只是改变了交易方

式。他们只保留一般账户，经常以预付款方式进行交易，账户余额也基本处于欠款状态。在

１７７８年的进口货物中，东印度公司的船只进口了 ７０２０件棉花，而港脚船则进口了 １９３４４件，②

约是东印度公司船只的２８倍。表２是１７８３年欧洲与中国交易的货物价格，从中可以看出印度产品
输入中国和欧洲所得利益的高低。其中，棉花的利益最高。因此，与运往欧洲相较，运往中国获益会

更大。

表 ２ １７８３年东印度公司经办的欧洲与中国的商品价格比较

物品名称 欧洲价格（两） 中国价格（两） 中国价格／欧洲价格

锡 １５００ １７２０ １１５

胡椒 １０００ １２５０ １２５

棉花 ９５０ １５００ １５８

木香１ １８００ ２３００ １２８

鱼翅 １８００ ２４００ １３３

铅 ４００ ５５５ １３９

　　资料来源：ＨＢＭｏｒｓｅ，Ｔｈｅ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ｓｏｆＥａｓｔＩｎｄｉａＣｏｍｐａｎｙＴｒａｄｉｎｇｔｏＣｈｉｎａ１６３５－１８３４，ＶｏｌＩＩ，ｐ９１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１６３５—

１８３４年）》第 １、２卷，第 ４２３页。

注：１木香是从印度的孟买进口至中国的，主要用于制药和烧香。

马士也记录了１７８５年及之后中国进口棉花的数量，参见表３和表４。
表 ３ １７８５—１７９４年广州棉花进口额趋势 单位：担

国名／船籍

　　　　　　　年份
１７８５ １７８６ １７８７ １７８８ １７８９ １７９０ １７９１ １７９２ １７９３ １７９４

英国东印度公司 １７３８９ ２８１２０ ８２１５０ ６１６３２ ６５４２９ ４５８２３ １６５２９ ４３１３８ ３０７８０ １７９９４

英国外洋港脚船 ２８６００ ６５１３０ １０１１６１ ８４１６８ １４３９５２ １２４５５８ １５５０５ １５２８８４ １４９４３０ １３３６８７

美国 １７４１１ １４３２ ９３６３ ４９６４

法国 ４１１ ８２

和兰 ２７３ ２２０９

丹麦 ６３２ ３２２

普鲁士 ９８３

西班牙 ７９８

意大利（来亨） ４０００

瑞典 ５４５２ ４６００

热那亚、托斯卡纳 ２３０２

　　资料来源：ＨＢＭｏｒｓｅ，Ｔｈｅ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ｓｏｆＥａｓｔＩｎｄｉａＣｏｍｐａｎｙＴｒａｄｉｎｇｔｏＣｈｉｎａ１６３５－１８３４，ＶｏｌＩＩ，ｐｐ１１１－２５６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

（１６３５—１８３４年）》第 １、２卷，第 ４３２—５７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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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梁廷
:

、袁钟仁校注：《粤海关志》３５７页。
ＨＢＭｏｒｓｅ，Ｔｈｅ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ｓｏｆＥａｓｔＩｎｄｉａＣｏｍｐａｎｙＴｒａｄｉｎｇｔｏＣｈｉｎａ１６３５－１８３４，ＶｏｌＩＩ，ｐ３１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

年史（１６３５—１８３４年）》第１、２卷，第３５３—３５４页。



表 ４ １７９５—１８０４年广州棉花进口额趋势 单位：担

国名／船籍

　　　　　　　年份
１７９５ １７９６ １７９７ １７９８ １７９９ １８００ １８０１ １８０２ １８０３ １８０４

英国东印度公司 ４９２９ ４４９５５ ７７４４５ ３９４８３ ６３７０９ ９０７６４ ３８５７１ ４９２８７ ６９２２８ ５９７５１

英国外洋港脚船 １３０３６３ １１８６６８ １２７２８７ １４４７５６ ６４１２２ １４７２２２ １５６１９ １１２１５１ ２１４９５９ １７０２００

美国 １０４１２ １５００ １８７３ ３８３

丹麦 ６３２６ ７０９ １０１４

西班牙 １０５

　　资料来源：ＨＢＭｏｒｓｅ，Ｔｈｅ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ｓｏｆＥａｓｔＩｎｄｉａＣｏｍｐａｎｙＴｒａｄｉｎｇｔｏＣｈｉｎａ１６３５－１８３４，ＶｏｌＩＩ，ｐｐ２６６－４１６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

（１６３５—１８３４年）》第 １、２卷，第 ５７９—７２３页。

从图１可以看出１７８５年到１８３３年广州进口棉花的趋势。很明显，在数量上，港脚船以绝对优势
领先英国东印度公司贸易船，尤其是在１７９２至１７９８年这七年间。虽然之后公司船只与港脚船的输
入量发生逆转，但在 １８２６年之前，基本都是港脚船占据优势地位。１８１９年、１８２０年私人贸易出现，
１８２７年取代港脚船，私人贸易船的输入量超越公司船只，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１８３３年。

图 １　１７８５—１８２０年广州棉花进口额趋势图

关于１８３４年广州贸易的记录显示：未加工的棉花由英国船只从孟买和孟加拉运到广州。这些

未加工的棉花价格一般为每包９—１３两。制成品方面，除了美国产衣料制品以外，棉制品主要是英

国产的棉布衣料等。这些商品中尤其以鲜艳的高级棉布最受欢迎。另外，未漂白的宽幅布也比较受

欢迎，亚麻布的需求量较少。广州使用的机制棉纱一般都是从英国和印度进口的，其中２２支到４５支

规格的销路最好。这些棉制品的销售量逐年增长，说明中国人也逐渐开始采用这些棉制品，应该是

开始看重国外进口产品的质量了。①

除了通过东印度公司的贸易船从印度的孟买和孟加拉进口棉花之外，还从英国进口棉制品，因

此，国外棉制品通过广州贸易逐渐渗透至中国国内。在 １９世纪中叶中国贸易指南中，威尔斯·威廉

姆斯（ＷｅｌｌｓＷｉｌｌｉａｍｓ）指出，中国进口的商品中有棉花，其主要品种是从孟买进口的软花或者软捆，也

有从孟加拉进口的硬花或者硬捆，还有方包、四角捆等。１８４０年输入广州的年平均量为 ２４４６２９担。

其中，从孟买、孟加拉和马德拉斯分别进口 １７１０００担、３５６７７担和 ３７７５２担，占比分别为 ７０％、

·７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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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ｏｆ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ｄＥｘｐｏｒｔ，ＩｍｐｏｒｔｓａｎｄＥｘｐｏｒｔｓｏｆＣａｎｔｏｎ”，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Ｒｅｐｏｓｉｔｏｒｙ，ＶｏｌＩＩ，ｆｒｏｍＭａｙ１８３３ｔｏＡｐｒｉｌ１８３４，ｓｅｃｏ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Ｃａｎｔｏｎ，１８３４



１４６％和１５４％。１８４７年与１８４８年从上海运来的棉花约 ５５００担，其后几乎没再见到这种江南棉
花。１８５１年由于棉花歉收，致使广州市场上的棉花价格高涨。１８５２年从印度进口了 ４０９２１３担棉
花。但第二年的棉花消费量要比１８４１年以来少，只有１４７１８２担。这表明，一般情况下，广州市场的
消费量不会超过这１４年的平均消费值，即２４１５４８担。① 而对于从中国出口的棉布，威尔斯记载曰：
“南京木棉布也称紫花布或者赤布，这是外国人对南京产棉布的称呼。这种木棉布是由江南栽培的

紫花棉织成，织机又以江苏省的为最优，种类繁多。虽然广东和福建生产的棉布品质较为恶劣，但中

国的棉布在颜色和质感上有着其他国家所不可超越的优越性。”②

四、小结

与丝绸和麻相比，在中国衣料史上，使用棉花作为衣料应该算是比较晚的。棉布在明代才被人

所知，至清代被作为高品质衣料进行加工，并通过广州贸易出口欧洲。由江南种植的棉花生产出来

的高品质棉布被称为“南京棉布”。清代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棉花生产地，生产了最优质的棉布，

但其时从国外进口棉花却成为让政府头疼的大问题。时任云贵总督并通晓广州贸易的李侍尧得知

缅甸盛产棉花，并通过东印度公司的贸易船把大量棉花从印度等地进口至广东，故建议要禁止从这

些地方进口棉花。虽然清政府于乾隆四十三年实施了从国外禁止进口棉花的禁令，但棉花进口量不

但没有减少，反而逐渐增多，这是广东的市场需求所导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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